
2022年 4月 20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从玉华

Tel：010-64098355

www.youth.cn

5冰点周刊5-8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志强 李 强文并摄

尿毒症患者赵勇在等待血透。他倚坐

在轮椅上，垂着头，闭着眼，一动不动，

乌黑的脸上已看不见血色。4月 13日，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临时血透中心门前的

马路边，直到被人叫醒，他才抬起头，满

脸虚弱，一说话就喘粗气。

“在家里四天了。”赵勇说，“正常两

天。”他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绵软无力，

呼吸困难，“心脏也不行了”。确诊尿毒症

6年来，他每周二、四、六到复旦大学附
属浦东医院血透，这一次因为疫情，已逾

期两天未透。

对于血透病人而言，封控意味着无法

前往医院进行透析。“你不做就等于等死

啊！”一位血透病人说。

3月 20日，浦东医院收到通知，开始
接收封控区的病人。浦东医院肾内科血透

室护士长赖碧红起初有些懵，她们血透室

将面对的是来自全区封控区的 700多名透
析病人，这是往日里她们要面对的病人数

量的两倍。

“医护都是 24小时连轴转的，我们金
主任 60岁都要退休了，下半夜她都要顶
着上”。赖碧红告诉记者，那天恰巧是她

的生日，儿子打来电话提醒，她却在电话

这头说“妈妈今天很忙，你不要给我打电

话”。那天，她只在晚上简单吃了一顿

饭，夜里通宵没睡。

由于只接受封控区的血透病人，原本

在浦东医院进行血透的 300余位病人需要
被分流至其他医院，病人的对接任务巨大

而繁琐。赖碧红和护士每天需要与各个居

委会对接病人信息，再与病人确定透析时

间。“我每天接打三四百个电话。”

他们不断地接到封控区居委会上报的

新病人名单，也不断接到病人的电话，病

人不断地询问透析是否有位置，赖碧红听

得出来，他们焦急万分，“长时间不透析

就面临着生命危险。”

疫情的持续扩散，使得浦东新区封控

区的数量仍在增长，透析资源从未变得如

此紧张。从 3月 20日至 4月 4日，浦东医
院进行了 2702人次的血液透析，但这仍
然不够。即便是血透室 24小时 4班满负荷
运转，75台血透机不留一台空闲，仍然
有不少的血透患者无法得到及时的透析。

在网络上，来自血透病人的求助越来

越多，有的病人已经出现血压上升、双腿

浮肿、气喘心衰等症状，有的距离上一次

透析已经过去 8天，还有因交通问题无法
前往医院、原透析医院有医护确诊而关闭

无处血透的。

最危险的一次，赵勇熬了 5天，他身
体里的积水越来越多，心肺负担越来越

大，到第六天他已经说不上话，呼吸困

难，身体无法躺平，出现心衰。最终，他

是被救护车拉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东院急诊才抢救回来。

“一般 5天要做两次血透，5天不做是
受不了的。”赵勇告诉记者，由于所在的

小区成为封控区，他需要前往浦东医院透

析，但在那 5天里，他在煎熬中从早等到
晚，“每天都在等给排上（透析名额）。”

而在浦东医院，为了让更多血透病人

及时透析，医院紧急采购了一批血液透析

机，又紧急召回院内具备血透资质的医护

全部返回血透室。即便如此，人手仍然吃

紧。3月 31日，外院 5名护士紧急支援，
4月 3日，来自浙江省医疗队的 28名医护
人员进驻浦东医院血透室。

其间，浦东与浦西相继进入封闭管理

模式，上海新冠肺炎本土新增病例持续

走高，到 4月 5日，上海新增 268例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 13086例无症状感
染者。

浦东医院 4月 6日零时起临时转型为
新冠救治定点医院，医院门诊、急诊、

发热门诊、住院、核酸检测等医疗服务

暂停。

赖碧红回忆，大概在 4月 5日 12点，
她接到院长的通知，“要在 24小时之内紧
急筹备一个临时的血液透析中心”，目的

是解决浦东新区没有透析位置的病人的透

析问题，以及方舱医院的血透病人的分流

问题。

这个临时血透中心的位置选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曹路镇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距离浦东医院 30余公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诊尚不足半年。

“就是个空壳子。”赖碧红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医院必须在 24小时内
配置起救治一个病人所需的一切东西，除

了透析设备外，急救所需的设备也被考虑

在内。这些都需要从浦东医院本部送来，

“我们当天晚上一直搞到深夜，把物资、

人员列了清单。”

设备送来后发现，“墙吸氧气表头跟

我们的不配对，”赖碧红说，“只好申请使

用氧气钢瓶。”氧气钢瓶拉来后，没有手

推车，“我们就用手去拽，扛，甚至抱在

身上。”由于人力有限，医护既是清洁

工，又是搬运工、司机。

院感“三区两通道”的设置、150台
透析机的安置、信息化诊疗的建立等都在

24小时之内完成。 4月 7日下午 1点钟，
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心迎来了第一批

病人。

当天，血透中心接收了 50 余位病
人，第二天数量翻了一倍，后来又增加到

200多名病人。“已经解决了相当一部分
病人透析难的问题。”曹路临时血透中心

执行主任潘阳彬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找

不到透析的地方，现在通过各种途径就找

到这里来了。”原本由浦东医院分流出去

的 300多名病人也陆续被医生们找回。
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医生们要面对

数倍于病床数量的血透病人。

血透中心刚刚开诊那几日，上海气温

升高，由于空调无法使用，穿着防护服在

血透室工作的护士出现过几次晕倒的情

况，更多的时候，他们从血透室出来，衣

服已经湿透，能拧出水。

“我们有些透析机，因为温度太高一

直在报警，‘温度过高，温度过高’。”赖

碧红说，护士们就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设

法给机器降温，让它们正常运转。后来，

医院临时调来一些风扇，给血透室降温。

“任何困难都得克服。”被临时抽调来

组建临时血透中心的医务部副主任李明哲

告诉记者，血透中心运营初期，他一天只

能睡两个小时。为了不让一台透析机空

闲，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打电话。他承担起

临时血透中心与 285个居委会的对接任
务。这是一个非常繁琐，费时费力的过

程。很多时候，血透患者的信息报给他时

已是凌晨，“我就不可能再睡觉。”

李明哲几乎时刻盯着手机，“盯着哪

些人来，哪些人不来，不来了我赶快把后

面的人插上来，不要让那台机器空在那

里。”他说，“有些人好几天没透了，会有

生命危险”。那些同时患有传染病的病

人，也要被考虑在内，“机器是有限的，

做了传染病（病人）的机器就不能做正常

人的血透了。”

即便如此，透析床位仍是一种稀缺资

源。“每次来就像中了彩票一样。”赵勇

说，自上次 4月 8日在仁济医院经历过抢
救后的 4天里，他每天都在等透析名额。
由于不确定何时能够接到居委会的通

知前去透析，而入院透析需要 24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他不得不每天都要去做核

酸。他年过七旬的母亲每天用轮椅推着

44岁的他走四五公里的路去做核酸，再
走四五公里的路回家。原本透析规律

时，“走个一两百米没问题，现在十米都

走不了”。

在未透析的第三天，赵勇排到了 4月
12日前往浦东医院透析的名额，但由于
无法解决通行的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这

次透析的机会。

“有车了没有名额，有名额了没有

车。”赵勇的母亲说，她家是低保户，没

车。由于小区出租车车队出现阳性病例，

其他司机也因此被隔离。“我本来想，如

果近一点，我推着他过来，但十几里路，

推不动。”

4月 13日，已经是赵勇未透析的第四
天。居委会通知他，早上 6点有车。他和
母亲 5点就起床，下楼等着，“怕他 （司
机）跑了”。“等到 6点半，给我来个电话
说车没有了。”赵勇的母亲说，他们没吃

早饭，实际上没时间做，更没心思吃。后

来，等到 9点钟，才有车来将他们送往曹
路临时血透中心。

赵勇已经不怎么敢吃饭，多天未透

析，肚子里的积水已经让他吃不消。“一

天一顿，控制着吃。”赵勇说。尿毒症患

者由于肾功能丧失，体内代谢物与水分无

法及时排出。上一次五天没透析时，医生

从他肚子里抽出来 4000多毫升积水。
这天，他们比下午入院透析时间早到

了 4个小时。“你要运气很好很好才能过

来做。”赵勇说，“我们这天就是幸运的

啊。”他一直坐在轮椅上，在血透中心门

前等着。

等到下午一点钟，曹路临时血透中心

门前已经排起透析长队，天开始下雨。前

来透析的多是老年人，坐着轮椅，拄着拐

杖，撑着雨伞，披着雨衣。赵勇在母亲的

陪同下，也挤进队伍，也有老人独自前

来。有人是被镇子统一安排接送血透病人

的车送来的，有人从 60公里外的村子花
费 400元雇人接送，有人是开着私家车送
80多岁的老母亲前来。
雨渐渐大起来的时候，这支队伍已很

难保持安全的防疫距离，人们在门口挨肩

擦背，仿佛生怕挤不进去。

“现在患者挺着急的。”潘阳彬说，

“一个是核酸检测的问题，一个是运送的

问题，导致有部分患者就诊困难。”入院血

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有效期是 24小
时内，但在曹路血透中心门前，一位血透病

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核酸检测报告还有两

个小时即将过期，但结果仍然未出，等到下

午两点，若还没出，他们只好回家。

对于核酸报告结果一直未出的血透病

人，血透中心的医生也有顾忌，但有时他

们也会视情况先为病人进行血液透析。

4月 11日，血透中心来了一对老夫
妻。“夫妻俩都是智力障碍，拿的手机是

老人机，核酸报告看不到。”赖碧红记

得，一位护士注意到血透病人有重度心衰

症状，已不能躺平，“坐在那里靠在她老

公身上，喘得很厉害”。

“报告没出来，我们高度怀疑她是阳

性，可能是在复核。”潘阳彬说，“但是当

时作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如果不透，今天晚上有可能就会过

不去。”赖碧红与潘阳彬在评估过风险后

决定，给她开独立的房间，“既不让她传

染我们的医护，也不让她传染我们的病

人。”后来，在救治过程中，病人的核酸

报告结果出来了，“阴性”。病人生命体征

也在上机透析之后慢慢平稳。

“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李明哲说，

“这点良心还是有的。有时候我们违反了

这条规定，我们还是会这样去做。”

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赵勇经历了近

4个小时的血液透析，身体有所好转。那
天傍晚，送他前来透析的车子没能来接他

回家，是一同前来透析的病友家属载他和

母亲回去的。

回到家后，他们依旧每天坐着轮椅去

搭乘地铁 6号线，前往医院做核酸，等待
不知何时可以排到的血透名额和送他去医

院的车。

在 4月 15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为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续命曹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王烨捷

终于转为管控区了。上海青水湾小区

已连续 14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要守好每一

个可能感染的环节，守好每一天、每一分

钟。“要在实战中调整方法，把工作做到

最细。”38岁的上海青浦区夏阳街道青科
居委会副主任倪春芳说。

大喇叭喊人做核酸，现场
很混乱

3月 30日，倪春芳正在家里陪孩子学
习，接到街道通知：立即到区办公室，24
小时备勤。

她简单打包行李出了门。

倪春芳心想，要封了。第二天，青浦

区夏阳街道发布公告称，全域将于 4月 1
日 3时至 4月 5日 3时实行封控管理，开展
两次核酸检测。当晚，街道又发通知，要

求居委会工作人员建立楼栋群，方便封控

期间工作。

当时，倪春芳和 2名工作人员负责青
水湾的防疫工作，已经为建楼栋群准备了

2天。此前，小区组织过几次核酸检测，
检测点设在小区 1块空地上，两个工位，
每 20人一组混检，站成两排。
快到检测时间时，志愿者拿着喇叭

在楼下喊，“下来做核酸了！”另一位志

愿者站在检测区入口处，进一个人，在

总人员名单上打钩， 1400多位居民，先
到者先测。

这种方式使得现场很混乱：有时候 8
点多通知做核酸，老人 6点多已经在楼下
排队；有人听不到喇叭声，躺在家里睡

觉；人容易堵在检测区入口处，导致

拥挤，需要志愿者维护秩序，检测速度

缓慢。

“我们就想一栋一栋叫。”一位志愿者

说。但方式还是用喇叭喊，很多人仍然听

不到，效果有限。

“我就想试一试建楼栋群。”倪春芳打

印出每栋楼的人员名单，寻找楼长，“先

找党员，吃财政的。”如果楼里没有财政

供养人员，她优先找年轻人，问他们是否

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有的人“嫌烦”，不

愿意，她就再找人。

倪春芳找了 3天。封控前一天，她正
好找到了所有 47个楼的楼长，并建了 47
个楼栋群，打印出群码。

3月 31日晚上，倪春芳给每位楼长发
了楼栋人员名单，让他们挨家挨户上门核

实，保证每户至少一人进群，便于发布信

息、通知核酸检测时间。

有的楼长发现少数老人不会用手机，

就上门提醒下楼做核酸检测。还有的老人

瘫痪，居委会请医务人员上门核酸检测。

提前核实信息很必要，尤其是老小

区。普陀区甘泉苑的志愿者刘慧告诉记

者，小区老人很多，因为没有帮助老人提

前登记信息，进行核酸检测时，志愿者要

帮老人在“健康云”手动输入他们的身份

证、名字、单位地址，生成“核酸码”，

耗时耗力，导致队伍中途拥堵。

更令她苦恼的是，“核酸码”起初只

限当天使用，每次都要帮老人重新输入信

息，直到核酸码有效期调整为 30日后，
检测速度才加快。

为了加快检测速度，倪春芳在小区南

北区域各设置一个检测点，每个区域由楼

长组织，举着楼牌号，按顺序一栋栋楼做

核酸检测。

比如，1号楼的楼长组织居民下楼，
安排 20人先进入检测区，剩余人在等候
区，两米间距排队。点位上的志愿者根据

前一栋楼的进度，通知 2号楼楼长准备，
2号楼楼长接着在群里通知居民下楼，以
此类推。

这个过程中，楼长有一个重要的

任务：按照名单清点本楼人数，保证不

漏人。

闵行区晶华坊小区的居民王强告诉

记者，每栋楼做核酸检测时，楼长不清

点人数，导致不同楼栋的人互相插队。

有时候，青水湾的楼长们也无法保

证所有居民能及时下楼检测。一位楼长

说，有几个小伙子怎么叫都不醒，等所

有人采样结束，再安排他们采样。还有

的孩子要上网课，也安排他们最后采

样，保证每栋楼居民采样时不交叉。

4月 1日，青水湾的居民按照新的方
案进行核酸检测，检测时间缩短为 5个
小时。不过，楼长们发现，整栋楼居民

一起下楼，电梯和楼梯会出现堵塞。

他们再次细化排队方案：对有电梯

的高层楼住户，先通知前几层的人下，

再通知后几层的人下。对走楼梯的低层

楼住户，先通知第一层楼和最后一层楼

的人下，再通知中间楼层下，减少下楼

人员的密度。检测时间因此缩短为 3个
多小时。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减缓检测速度，

需要志愿者细心留意。有的志愿者发

现，PDA（核酸检测登记手持终端）在强
光线下识别不出“核酸码”，就做了一个

大纸箱，避光扫码，以提高排队效率。

还有志愿者注意到，医护人员每次拿

棉签都要在袋子里找，于是提前备好棉

签，放到桌上。

倪春芳安排 20组人中的第一人拿着
采集管，20组人中的最后一人拿条形码，
协助医护人员检测，“最后一个人拿着条形

码进去，医护人员就知道这组人够了。”

有时候，医护人员采样时忘记手消，

志愿者会在一旁提醒。

信息透明化很必要

除了进行核酸检测，居民也要多次自

测抗原。第一次组织抗原检测前，倪春芳

让居民在门口放一个环保袋，楼长领取试

剂后，分发到每户环保袋里，避免与居民

接触。

这是倪春芳 2020年在青浦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时学来的经验。当时，她在观

察点任点长，负责给入境的隔离人员送

饭。为了避免接触，她把饭放在对方门口

的凳子上。

这次抗疫，倪春芳通知居民，每天定

点将垃圾放到门口，楼长和物业上门收

取，物资也由楼长分发到每户，保证“零

距离接触”。

倪春芳还要求物业保安守住第一道屏

障——小区的大门。

她叮嘱保安，医护人员每次进出小区

都要进行抗原检测，所有物资必须消杀，

并安排志愿者 12小时在门口值班。对于
团购，她建议居民只团生活必需类物品，

并将供应商的资质报备。

有些小区从第一道门开始就出现了裂

缝。刘慧了解到，小区门岗看守不严格，

有人伪造保供人员证件，进入小区卖菜。

3月 30日，王强所在楼栋一位居民发热，
之后确诊，他询问后得知，对方带孩子去

过医院，还逛了一圈菜市场。

还有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小区物资

消杀不彻底，团购没有限制，存在感染物

资流通的风险。

在 4月 14日上海市举行的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就为

何封控时间已久，还出现阳性感染者的情

况回应说，在全域静态管理阶段，虽然居

民足不出户，但仍有很多物资在流通。如

果存在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不排除接触后

造成感染。

尽管严守大门，4月 3日，青水湾还
是出现两例确诊病例，“可能是潜伏期的

病毒出来了。”倪春芳推测。

她给被感染“阳楼”的每户居民打电

话，告知他们有确诊病例，不要出楼，并

在楼下拉警戒线。

在倪春芳看来，信息透明化很必要，

“（收到）任何通知、公告，应该第一时

间告知社区的居民，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和

心理疏导。”

就信息透明化问题，上海浦东新区封

控区的一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

出现核酸异常情况后，疾控部门直接与居

民联系，告知异常情况。居委会要等街道

通知，信息比居民本人滞后，“这中间的

时间差，可能导致这户居民楼道里的其他

户感染。因为如果他自己不吱声，没人知

道他异常，我们居委和物业那会儿也不知

道要给楼道消杀。”

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居委会从未向

居民公示过哪栋楼有确诊病例。“这当中

存在风险，假如志愿者搬东西，进入有确

诊病例的楼栋怎么办？”一位居民说。还

有居民说，楼栋出现确诊病例后，居民不

知情，出门取物资，存在感染风险。

得知有确诊病例后，倪春芳立即上

报，要求及时转运。但确诊的那对夫妻不

肯转运，说放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倪春

芳承诺他们，老人和孩子如果确诊阳性，安

排一家人一起隔离，两人才安心转走。

他们一转走，倪春芳就安排一名物业

人员消杀。但这位物业人员害怕感染，不

敢进楼。倪春芳给他讲自己在青浦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时的经历，对他进行心理疏

导，“你看我一个女的，当时防疫的时

候，没有防护服，也得上。”她教他如何

戴口罩、手消、脱穿防护服。

有人消杀后，倪春芳又上报街道，请

医务人员上门为“阳楼”的居民上门做核

酸检测。

这一系列操作及时切断了感染源。而

其他区域的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小区出

现确诊病例后，没有及时转运确诊病例、

封控相应楼栋，也没有安排人消杀，导致

疫情扩散。

4月 13日，嘉定区嘉豪社区一位居民
说，楼栋出现确诊病例后，近 10天没有
做核酸检测，无人消杀。该小区党支部书

记称，已向相关部门反馈过以上问题，没

有回复。

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

由于守住大门、封控“阳楼”、有序

组织做核酸检测，自 4月 3日之后，青水
湾小区再无新增确诊病例。

不过，随着封闭时间越来越长，居委

会需要做好保供工作。倪春芳说，由于开

始的封控时间通知为 5天，很多居民只购
买 5天的生活物资，4月 5日那两天，办
公室的电话明显增多。有人说，家里快没

吃的了。有人说，缺药。还有人问，为什

么不解封？

他们联系保供单位，为居民购买蔬

菜、米、面。起初，卫生巾、奶粉、尿布

等物品没有购买渠道，倪春芳和保供单位

商量，制定套餐。

还有一些琐碎的生活物品，倪春芳

建议居民共享。一位楼长说，她常常游

走于楼栋里，传送居民互助共享的酱

油、药品。

除了保障生活物资，居委会安排 1名
工作人员负责配药。每晚 6点前，楼长在
群里收集配药信息，标注楼号、姓名、电

话、药名及剩余药量，交给工作人员。

由于每天配药人数较多，工作人员

先给快吃完药的居民配。

第二天，工作人员早上四五点起

床，拿着楼长从居民环保袋里提前收集

好的社保卡，前往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配

药，排队五六个小时才能配到。

精神类药物在两家医院配不到，工

作人员要开几个小时车去青浦区精神卫

生中心配药。后来，看工作人员辛苦，3
位居民主动提出帮居委会配药。

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

刚开始组织做核酸检测时，一位女

士说母亲是血透病人，要坐轮椅，不肯

下楼。倪春芳推着病人的轮椅，送她下

楼检测，并为小区的血透病人、孕妇开

通绿色通道。有父母不想让婴儿做核酸

检测，说戴口罩闷，倪春芳为年龄小的

孩子准备防护面屏。

小区封控以来，物业和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都在办公室打地铺，不能洗澡。

倪春芳把打地铺的照片转发给志愿者，

请他们发给居民，“让待在家里隔离的人

看看工作人员的不容易。大家彼此多些

理解。”

每隔几天，她就给居民发几段鼓励

的话，让大家足不出户，耐心等待转为

管控区。

不过，总有人喜欢半夜出来溜达。倪

春芳让志愿者监督，一旦发现有人出门，

及时进行劝阻。

遇到不听劝阻的居民，她就让他们做

志愿者，服务大家。

倪春芳觉得，除了做好前期工作，防止

交叉感染外，还应该“发挥民间力量”。这次

抗疫，她招募了 132名志愿者，分为后勤保
障组、核酸点位组等 7个组。
随着转为管控区的时间逐渐逼近，倪

春芳感觉到，“大家有点蠢蠢欲动”。不断

有居民在群里问，“小区什么时候能转为

管控区？”

4月 19日，小区转为管控区。前一天
晚上，倪春芳召集物业、业委会开会，

商量管控期间的防疫工作。管控期间，

居民可以自行活动、拿快递、倒垃圾。

倪春芳安排志愿者穿着马甲巡查，避免

人员过度聚集，“还是要在实战中不断改

变方法。”

最重要的仍是守住大门。两名志愿者

每天分类物资、检查投放快递的人员是否

有 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报告。物业保安
对物资进行全面消杀后，居民每隔两米距

离，排队领取快递。

如果一切顺利，再过 7天，小区就能
转为防范区。

但倪春芳不敢松懈，“只要出现一例

确诊，防范区也会再次变为封控区。我们

期待全面清零那一天。”

（文中刘慧、王强为化名）

细节战“疫”

医护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核酸检测。 青水湾居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文章均由受访者供图

4月 13日，浦东医院曹路透析中心医护人员照顾病人。 4月 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在临时改造的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

心大门前，血透病人排队等待入院。

4月 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两名病人正在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

中心接受血液透析治疗。


